
〈殷周金文集成〉簡介

趙誡

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的〈殷周金文集成〉第一冊已經出版，其它各冊也

將在近年內陸續問世。這是我國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。

殷周時代鑄造的大量青銅器，由於種種原因紛紛理入了地下。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，

這些埋入地下的青銅器又逐漸問到人間。許慎〈說文解字》所說“郡國亦往往於山川得

鼎舞"，就是指重新被發現的青銅器。根據文獻記載，春秋戰國時期偶有發現，奏漠之

後就常有出士。一直到了宋代，由於學者的關注和重視，纜有專門著錄銅器銘文的摹印

本問世。根據幾種著錄統計，當時共收銅器約近六百件。到了清代，銅器出士愈來愈多，

著錄刊印的專著也日益豐富，單是西清四鑑，就著錄了清宮所藏的二千多器。可見由宋

到清這幾百年間，銅器資料的蒐集、整理，遠遠超過前代。這可以說是學術文化發展的

某種反映。進入二十世紀之後，銅器銘文資料的積累隨著文化學術事業的發展進入了一

個新的時期:一方面，分散在各地、分藏在各人手中未曾著錄的銅器大多有了拓本，並

被分別集中了起來，而且還產生了大批的精善之拓。另一方面，由於近代工業的進步，

尤其是照相技術被廣泛用來服務於印制書刊之後，出版事業有了長足的發展，這樣，被

分別集中起來的銘文拓本，特別是那些精善之拓，繞得以紛紛划著於世。所以在捏捏幾

十年間，著錄銅器銘文的有關書刊竟然出版了一、二百種，總計著錄六七千器。銅器資

料的列布，對於銘文的傳播和探索起了很大作用。在宋代，促進了銘刻學的發展，在近

代則促進了古文字學的興盛。學者們依靠這些資料，經過多年的模索，對金文文字的構

造體系以及銘文所反映的周代社會有了進一步的認識，為進一步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礎。

但是，由於這些刊印的書刊印數不多，流傳不廣，後來的研究者很難蒐集齊備，有的甚

至很難得以一讀。有個別版本，不少研究者祇知其目而不知藏於何處，根本談不到“借

而讀之"。而已經出版的一些書刊還存在不少使人為難的缺陷。如著錄中將一器分為數

器，或將數器合為一器;有的將器銘蓋銘分列;有的文祇收了器銘而不錄蓋銘或祇收蓋

銘而不錄器銘;有的真器偽器雜廁;有的又重復著鋒;有的同一個器分別著錄後被冠以

不同之器名;有的以鼎為自笠，有的又以殷為鼎;有的同組之器不完全 或分散數處;有

的同組之器排列不合原序;有的拓本錯亂顛倒等等。總之，情況相當複雜，也非常混亂。

再從已經掌握的未曾發表的拓本來看，有的銅器銘文發表得不完全，如〈見殷〉祇發表

了一器;有的銘文祇發表了摹本而未發表拓本，如〈內太于鼎〉、 〈師晨鼎〉等。甚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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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年來流傳於學者之間的是摹本，而原拓底本去Pr架藏於圖書館中。還有不少精善之拓根

本未曾公布於世。再從銅器查訪中得知，不少銘文被縮小了纜影印出來，以致模糊不清

不便使用;有的銘文則始終未曾墨拓，當然也就沒有發表。這一些現實情況說明，非常

有必要將銅器銘文的拓本集中起來，科學地加以編輯成書，以便於銅器銘文的研究再深

入一步，走上更加科學的道路。{殷周金文集成〉就是應這種歷史的客觀要求而編輯出

版的。

編輯〈殷周金文集成〉是一九五六年國家製訂十二年哲學社會科學發展遠景規劃時

由郭沫若先生提出，具體由考古研究所承擔。在考古所裹，由陳夢家先生負責籌備。在

這一段時期里，主要進行資料準備:蒐集金文拓本，並將多年積累的金文資料加以整理。

工作開展不久，發生了“文化大革命"的動亂，有關資料祇好暫時封存。不久，陳夢家

先生不幸逝世，工作也就完全停頓。一九七九年考古所重新組成了編輯組，由于-世民先

生具體負責，經常參加工作的有陳公柔、張亞初、劉雨、曹淑琴、劉新光、干-兆瑩六位

先生。在廣泛收集資料的同時，對已有的金文拓片和銅器照斤進行全面清理，隨著文進

行編輯工作。

經過長期努力，編輯組集中了著錄銅器銘文的書刊三百多種，蒐集了已經著錄和未

曾發表的銘丈拓本包括重復在內總計在兩萬張以上。其中有相當一部分為名家收藏的精

善之拓，如I麟年{1多林館金文〉、陳承修〈猜丈閻集金〉、羅振玉〈雪堂吉金拓本〉、

陳介祺〈卡鐘山房金屆拓本〉、孫壯藏器金文拓、素孟詹藏銅器拓本、清儀閣古器拓本、

內府所藏金文tR拓、叔藩公于搧金石文字、善齋藏器全形拓以及六舟所拓的銅器銘文、

潘祖蔭、劉喜梅、鮑 r年、胡 f英等人收藏的拓本。還有→些在現在看來應當屬於稀世

之珍拓。如吳大激原藏之〈宗婦鼎〉拓本，上有吳親筆用蒙文寫的題跋。也有的是近幾

十年來根據阿器(傳世ilb、新出土者均有)新拓之本。另外，還有七八百張流散於國外

的銅器的拓本，二、三千件現藏國外的銅器資料照片，有一些未曾著錄。有 f這樣一些

拓本、照片，就充分地保証了〈殷周金交集成〉並不是簡單地將已經發表過的現存資料

重新編輯成書，而是在全面佔有優質資料的基礎上，按照新的要求科學地進行編輯的金

文總集。所以，在〈殷周金文集成〉襄所看到的某些拓本，有的原來祇發表過摹本，如

〈帥佳鼎〉、 〈叔碩父鼎〉等;布的原來祇發表過其中的一部分，如〈梁其鍾〉現在多

發表了兩器， {天尹鐘〉多發表了一件， {膚叔之仲于 !F鐘〉多發表了五件;有的原來

未曾發表過，如 {í."，仲鐘〉、 {+ f嬰吹鐘〉等;有的如〈文物〉、 〈考古〉等刊物發

表的銘文圖版，不少都曾經縮小，現在則全是原大制版。所以，可以毫不誇大地說， {集

成〉所提供的資料不僅在數壘上比現在已經發表過的要豐富，而且在質地上也要精展得

多。

在集中了資料的基礎上，編輯組又細轍地進行了「對重」、 「去偽J 0 ，.對最」和

「去偽」當然是要將伺一銘文的各種拓本和各種著錄本集中起來，選出一精頁的拓大備

用，然後的 'T(復、偽造者拾去。實際上「對重」和「去偽」的工作遠遠不止這一熙、。如

果原來祇發表了同，器的蓋銘或器銘，就得盡可能為它們配對，如 {T子午鼎〉原來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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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表了縮小的器銘，此吹不僅發表原大器銘，而且配上了蓋銘。如果成組銅器有缺，就

要千方百計為其補全，那怕多補一僻、也好，如現藏巴黎基美博物館的那一件〈梁其鍾}，

此次發表的缸問銘文即用從國外收集來的照丹補齊的。如果成組銅器著錄混亂，還得多

方考証該組銅器本來是幾件，排列順序如何。如〈宗婦鼎} , <小校〉以為有七鼎四量，

〈通考〉以為有五鼎六鐘，最終尋訪到吳大激的原藏拓本續確定為七器，並重新排列了

順序。糖、乏， 「對重」、 「去偽」是相當艱苦細繳的工作，實際上包括了尋訪、考證、

查棍、辨正、選擇、訂正等各方面。無異於將已經發表和即將發表的每一個拓本和照片

逐一進行了審查，使收入〈殷周金文集成〉的每一張拓本、印本或照片，都是在現有

條件下相對說來是最完整、精善、清晰、可靠的。這一熙也充分地保証了該書的質量。

〈殷周金文集成〉全書分為三大部分:一、銘文集;二、圖象集;三、釋文和索引。

銘文集分四部分:一、正編 收器銘一萬件以上;二、附錄，與器銘有關的某些資料;

三、 〈集成未收器目錄} ，包括偽器、待酌器、部分模糊不清之器;四、補編，定稿以

後的發掘品和采集品。現在出版的第一冊屬於銘文集的正編。正編所收為一九八二年底

以前的發掘品和采集品，按樂器、炊器、盛食器、酒器、水器、兵器及其它器物的改序

排列。每一類器中以字數多少為序，字少者在前，字多者在後。為了便於翻臉、對照，

正編的每一冊之前都列一詳細的目錄，包括器號、器名、字數、拓片頁碼、說明頁碼等

五個項目。為了使用者便於查脹、考証、研究，每一冊之後附有〈說明〉和〈本冊引用

書目及簡稱表} 0 <說明〉包括字數、時代、著錄、出土、流傳、現藏、拓片、備註八

個部分。<簡稱表〉按書名第一字的筆劃多少排列。

最近臺灣省分別出版了兩部〈金文總集} ，一為嚴一萍編，一為邱德修編。如果和

〈殷周金文集成〉略加比較，就能清建地發現:一、嚴、邱三書所收器銘雖然、多少有則，

但都是八千多器，比〈集成〉少三千器左右，即少五分之一左右。這是數量上的不同。

二、嚴、邱二書基本上祇是簡單地將已經發表過的現存資料重新編輯成書，原來發表時

是摹本、縮小本者基本沒有改變。原來存在的混亂現象仍基本保留。這是質量上和〈集

成〉不同之處。

〈殷周金丈集成〉由中華書局出版、上海市印刷七廠印刷。現在第一冊已經發行。

預計器銘部分到一九八九年底全部出齊。<集成〉器銘部分為八開本，總計約七千面，

每冊四百面左右，共約十六個分憫。圖版用一百二十克晝報紙雙面用囉版印刷(最大限

度地保証了銘文的清晰，這也是嚴、邱二書所遠遠不及的) ，全布面精裝，封脊“殷周

金文集成"六字燙金，包以透明鯨綸斤，外套紙盒。本書在編輯、出版過程中，中華書

局的領導相當重棍。該書的責任編輯和負責影印工作的洪文濤、李聰慧、等先生，為尋訪

銅器、查按拓本、校對文字、設計版面、黏貼號碼、描修去河而來往奔波，多所努力，

也是此書得以順利出版的因素之一。

應該指出，校書如掃落葉，編著難免有誤，儘管考古所和中華書局的工作人員經過

如此經心的一系列工作，仍然存在著個則不應該存在的毛病，如〈天尹鍾〉的時代，第五

器註為「春秋J ，第六器卸註為「西周晚期」。同一器註成不同的兩個時代顯然有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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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兩個器銘的說明緊緊相連，即使是筆誤或轉抄致誤，也應於校對時發現改正，可見其

實在不應該。考古所和中華書局的工作人員在樣書剛到之時就發現了這一問題。想來，

顯似錯誤在今後出版的各加中將可能不再發現。




